
小巷理发师

射箭
目标远近大小
都要射中才好
一箭离开弓弦
最好遇见鸟毛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登高
落叶从容一飘
淡定离开树梢
放心我不学它
登高练练手脚

做陶器
不过一堆软泥
抟转捏塑成器
瓶盘碟碗壶罐
浴火锻烧传奇

逆风行
春秋天气风真多
扬尘吃土发乱窝
上班哪顾形象差
逆风而行不蹉跎

从小到大， 我的兴趣一直非常广
泛， 性格也很要强， 画画、 书法、 写
作， 必须样样出色才行， 结果往往事
与愿违。

那年 ， 高考临近 ， 每次模拟考
试， 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垫底。 压力让
心高气傲的我无比沮丧， 一度心灰意
冷， 以致不想参加高考。

周末，我逃回了家。在屋后的一块
棉花地里，望见父亲站在棉丛中，拿着
剪刀麻利地剪下棉花枝叶。 衬衣被汗
水浸透，紧紧地贴在父亲的背上，我远
远地注视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一会儿， 父亲弯腰用草绳把剪下
的枝叶捆了起来。 就在这时， 他看见
了我， 顿时神情很惊讶， 朝我大喊：
“小子， 咋回来了啊？”

我低着头， 沉默不语， 摆弄狗尾
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 我实在不敢看
父亲那被骄阳晒烤得如黑炭般的脸。
父亲见我良久没有吱声， 匆忙跑到我

身旁， 把自己头顶上的草帽摘下扣在
我的头上， 关切地问： “是不是没有
生活费了？”

我压低声音 ， 快速地说了句 ：
“我不参加高考了。”

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 原以为他
会对我吼叫， 甚至拿起棉花枝抽我一
顿。 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可他却意外
地轻声细语问我： “为什么？”

我仍然不敢抬头， 兀自一五一十
地把心事告诉了他。 父亲顺势在我身
旁坐下来， 点燃了一根劣质香烟。 沉
默了好久后， 他突然指着旁边的一捆
棉花枝， 憨笑地问我： “小子， 知道
为什么我把这些枝叶剪下来吗？” 我
无精打采地摇摇头， 心里也正纳闷。

父亲猛地吸了口香烟， 很平静地
说： “这些枝叶在棉树上， 不但是多
余的， 而且还影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
花。 每株棉树有三五枝最好， 这样所
有的养分就会集中起来， 结出许多饱

满的花苞。 所以， 每年我都要剪掉一
些多余的棉枝。”

听了父亲的话， 我静静站立在田
间， 若有所思。 阵阵微风吹过， 这片
棉花， 因为枝叶稀少， 每枝都能摇曳
弄姿， 尽情享受着清风的抚摸。 看着
眼前的景象， 我的心仿佛涌进一片阳
光， 透亮了许多。

第二天， 我重新回到学校， 将学
习以外的兴趣抛下……那年八月， 我
收到了一所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如今， 我一直铭记着父亲当年的
那番话， 他用朴实简单的务农经验告
诉了我终生受益的生活哲学： 我们每
个人都是一株棉树。 当生活中各种枝
叶繁茂地疯长时， 应该立即有选择地
剪去一些， 让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关键
的几枝上 ， 用心地去浇灌栽培 。 这
样， 我们的 “棉枝”， 才能开出更饱
满的花朵。 人生亦如棉树， 删繁就简
方为真。

随笔 赶考的棉树 □汪亭

□易裕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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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忙这忙那， 不知不觉一月余
没有理发了，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原
本明显三七开的分头显得有点杂乱蓬
松， 脸上胡须更是随意得没有章法。
“这个样子看上去好像老了几岁 ， 赶
快去剪下头发。” 站在一旁的老婆催
促道。

自从2000年到城里安身， 我一直
都是在原来所居住小区的巷子里那家
理发店剪头发。 这是一家毫不起眼的
小理发店， 门上的招牌都是斜的， 好
似没挂稳就要掉下来一样。 驱车来到
小区， 只见理发店内很热闹， 坐满了
人， 都是等着剪头发的。

理发师个子不高， 很瘦小， 具体
叫什么名字， 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
只知道他姓李。 十多年前我刚搬进这

个小区时， 他就在小区内租下一个小
门面开起了理发店。 我试着去店里剪
了一回头发， 他只问了一句我要剪什
么发型， 就操起剪刀、 拿着推子， 三
下五除二就在我脑瓜上整出一个三七
开的小分头， 剪得又快又好， 而且只
要5元钱。 后来， 我就成了这家理发
店的常客。

虽毫毛技艺， 却顶上功夫。 还别
说， 让小巷理发师剪惯了头发， 换个
地方还真有点不适应。 记得有一次理
发师回老家店子关了门， 我刚好又急
着要理发， 于是就跑到市区一家有名
的美发店， 穿着时髦的帅小伙热情接
待了我， 仔细询问我要剪的发型后，
精心地剪了起来， 左修右整的， 搞了
一个多小时才完工， 坐得我腰酸背痛

不说， 头发也剪得不合我意， 更让人
不爽的是， 还收费68元。 之后， 我再
也没有到过别的地方剪过头发了， 哪
怕是小巷里的理发师再忙， 我也会等
着他。

理发师肯吃苦， 一年365天基本
上守在店里， 极少看到他外出玩耍，
每天从早忙到晚， 有时吃饭都没有时
间。 他为人也很友善， 不论是男女老
少都很热情。 可贵之处还在于， 物价
飞涨的今天， 他诚信经营， 理一个发
也才收15块钱。

他的记性特好， 老顾客往店里凳
子上一坐， 他不问就知道要剪什么发
型 ， 分头 、 平头 、 刘海式 、 波浪型
……只要你想要的发型， 他都能如你
所愿， 还又快又好。 像我这样搬出小

区的人很多， 但仍然还是喜欢到他店
里来剪头发， 每到逢年时节， 理发店
里更是排起了长队。

理发师早已和一个来自湖北的妹
子成了家，生育着一儿一女，原来的小
店也换成了大门面， 夫妻俩一起精心
打理，生意一直很好，听说来自农村的
他已经购买了两套房子和一个门面。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就这么一
个小小的理发店， 一份普通而又平凡
的职业 ， 小伙子在年复一年的打拼
中， 结出了幸福的果实， 一家人其乐
融融的幸福生活着。

剪完头发 ， 我加了理发师的微
信， 约定以后来理发时都提前微信预
约 ， 以免排队之苦 。 他听我这么一
说， 开心地笑了。

散文

□胡巨勇

高考季

并非执意要重墨浓描这个六月
只是书山学海里的跋涉
注定了一种涅槃

耕耘的脚印一次次刷新起点
寒窗苦读的记忆拔节梦的厚度
笔尖流泻的汗水
掂量出火红季节的重量
期盼的目光一直不曾远离
岁月绽放的笑容
蛰伏在亲情的爱里

心跳的律动，拉大考场里的静
得失对错喧腾着这个季节的表情
眼泪不是彼岸的通行证
只有信念在，条条大道通罗马
用一场洗礼告别花季雨季
放下苦累和叹息，明天就在脚下
目光的远方将是又一个新的起点

@陪考者
目光里流淌的，永远是殷殷希翼
把轻松写在脸上，抚摸
孩子紧张的情绪
心胸里跳动的，永远是熠熠火苗
把叮嘱种在舌尖，慰平
孩子浮躁的褶皱

能安慰着别人，却安慰不了自己
六月高考季
陪考者也是考生
期盼是铺开的考卷
视线捕捉的影子是唯一的考题

静守在考场外
热也不怕 ，渴也不怕
默默祈祷中，心跳
与时间的摇摆同一个节律
其实，守候到孩子一个自信的微笑
就是此刻收获到的最真实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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